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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厨房长啥样？
从东平出土陶制模型窥见两千年前的烟火气

□孙晓明 孙辰龙

汉代人的厨房智慧

这件模型面阔不足一尺，进
深二尺有余，高约三尺，瓦垄屋顶
斜披如飞鸟展翅，一角立着精巧
的带罩烟囱——— 这种设计不仅防
雨，还能防止倒烟。墙面有竖棂小
窗，既保证采光，又利于通风。灶
台前一位妇人跪坐添柴，她宽袖
长袍，发髻盘束，右手后伸，左手
靠近灶门，仿佛正在调整火势。墙
角静置一口鼓形水瓮，既可储水
日常使用，亦能应急灭火。最引人
注目的是，外壁上刻着的两只蝎
子，长八九厘米，须足分明，栩栩
如生，仿佛随时会沿墙爬行。

为何汉代人要将厨房“搬”进
墓葬？《礼记·祭义》中“事死如事
生”的观念，揭示了古人的生死
观。他们认为逝者在另一个世界
仍需生活，而厨房作为日常生活
的核心，自然不可或缺。这座陶厨
房，不仅是墓主人对来世温饱的
祈愿，更是汉代饮食文明的缩影。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陶制模型的
制作工艺十分繁琐，需要经过选
土、练泥、塑形、刻花、阴干、烧制
等多道工序，能如此完整地保存
至今，实属难得。

这件陶厨房虽小，却凝聚着
汉代人的生活哲学与科技智慧，
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古人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和解决问题的智慧。

通风防烟：窗棂与烟囱的妙
用。模型两面开窗，竖条窗棂既透
光，又通风；烟囱顶罩防雨防风，确
保炊烟畅通。郑州乾元北街西汉中
期墓出土的厨房模型更有五扇窗
户，这是汉代厨房注重通风的又一
证明。《吕氏春秋》中“灶突决则火
上焚栋”的警示，在此化为巧妙的
防灾设计。这种对通风的重视，不
仅改善了工作环境，也减少了火
灾隐患。

储水防火：瓮中的“安全密
码”。墙角鼓形水瓮既可储水供日
常使用，亦能应急灭火。王充《论
衡·感虚篇》言：“倚一尺冰，置庖
厨中，终夜不能寒”。水瓮的保温
与实用双重功能，尽显古人巧思。
汉代厨房中“井水溢，灭灶烟”的
谚语，更揭示了水与火在厨房中
的动态平衡。这种将日常用水与
消防用水结合的设计，体现了汉
代人的防火意识。

以凶御凶：蝎子浮雕的镇宅
之谜。外壁蝎子浮雕绝非随意装
饰。汉代人相信“以凶御凶”，蝎
子、蜥蜴等毒物能驱邪避灾。祁营
汉墓出土的汉代画像砖就描绘有
蝎子、蜥蜴围攻武者的场景，意味
着汉代便将蝎子视为“凶物”。将
蝎子这一“凶物”刻在墙上，就能
够辟邪镇宅。

这一传统观念也在后世逐渐
演变为驱“五毒”习俗。这种装饰
不仅反映了汉代的信仰观念，也
体现了古人将实用与信仰完美结
合的生活智慧。

从火塘到庖厨的千年蜕变

厨房的独立，经历了漫长的
演变过程。在商周时期，炊事活动
多与起居空间混杂。河北蘖城台
西商代遗址中，中等家庭的居室
采取双室布置：一室是居住间，室
内有灶坑和炊事小灶；另一室是
储藏间。这种布局说明，在这一时
期的平民住宅中，厨房尚未从起
居室中分离出来。

文献中亦不乏线索。《战国
策·赵策一》记载，知伯水淹晋阳

时，“臼灶生蛙”——— 灶台被淹，蛙
类滋生，生动说明灶具位于屋内；

《吕氏春秋·喻大》更以“灶突决则
火上焚栋”警示隐患。可见灶与房
屋结构已紧密相连，且当时已使
用带烟囱的灶具。

直到汉代，陶灶的普及推动
了厨房的“独立革命”。可移动陶
灶让炊事活动摆脱主屋束缚，固
定灶台则催生了专属的厨房空间。
东平模型中独立的灶间、通风窗棂
与烟囱，正是这一变革的实物见
证。《释名·释宫室》中“屋之西北隅
薪以爨灶”的记载，虽提及灶的方
位，但考古发现表明，汉代厨房布
局灵活，并未完全受制于礼制或风
水。这种变化不仅改善了居住环
境，也让烹饪活动更加专业化。

家厨、官厨与皇家御膳

汉代厨房因使用者身份不
同，形态各异，犹如一幅社会阶层
的微缩图景，从中我们可以窥见
当时的社会结构和生活风貌。

家厨，从平民到贵族的烟火
地。普通百姓的厨房多设于宅院前
院，兼顾实用与便利。四川成都出
土的画像砖上，住宅分前后两院，
前院即见厨房，院内悬挂着待烹的
鱼肉；广东佛山陶屋模型中，前堂
三人正在忙碌：一人持筛筛粮食，
另二人屠羊，庖厨活动热闹非凡。

贵族厨房则极尽奢华：徐州
西汉楚王墓中，厨房由灶房、水井
旁室与柴房组成，面积逾30平方
米，灶台、水井、仓储一应俱全，堪
称古代的“开放式厨房”。值得一
提的是，该厨房的灶房面积就达
6 . 9平方米，附设水井的旁室更
有25 . 3平方米之广，这还不包括
未注明面积的柴房。

厨房方位亦暗含文化密码。汉
代文献屡见“东厨”之称，曹植《当来

日大难》诗云：“乃置玉樽办东厨。”
考古所见，如郑州东汉陶庄园、顺义
陶楼，厨房皆位于东侧。然亦有特
例：徐州楚王宫厨房在西，和林格尔
官府厨房在西南，可见汉代人在实
践中并未拘泥于方位禁忌，而是更
注重实际使用的便利性。

饭馆厨，市井中的美食工坊。
汉代都市中，饭馆酒肆林立，“熟
食遍列，肴施成市”的景象在西汉
中期已蔚然成风。辛延年《羽林郎》
以胡女口吻吟道：“就我求清酒，丝
绳提玉壶。就我求珍肴，金盘脍鲤
鱼。”足见市井饮食之丰盛。即便在
灾荒年间，长安城中还有“卖粱饭
肉羹”的餐馆顽强营业。

更始政权在长安所授官吏
中，甚至不乏“灶下养，中郎将；烂
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的
讽刺，可见厨人亦能因时局混乱而
跻身官场。乡村道边亦有贩饼卖浆
之家，杜根得罪邓太后后，逃亡至
宜城山中“为酒家保”；《汉书·高帝
纪》载，沛县丰邑有王、武两家酒
馆，刘邦未发迹时常在此赊饮。这
些饭馆厨房虽史料不详，但其规
模与专业程度必远胜家常厨灶。

官府厨，驿传与官员的“公务
餐”。秦汉设“食官”专司官吏饮
食，睡虎地秦简明确规定：“都官
有秩吏及离官啬夫，养各一人，其
佐、史与共养。”这里的“养”即是
厨师。汉代邮亭更是官员旅途中
的“服务站”，《周礼》理想化描述：

“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
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
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

居延汉简中“后厨掾”的记
载，印证了边塞厨官的存在。然
而，官员常借“饰厨传”之名铺张
浪费，汉宣帝、哀帝皆曾下诏斥
责。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汉宣
帝特别下诏斥责有的地方官吏

“饰厨传”，即任意提高驿传饮食

的标准。类似的诏令在哀帝元寿
二年（公元前1年）再次出现，足见
官厨管理中积弊深重。

皇室厨，天子的珍馐殿堂。皇
家厨房体系庞大，少府下属太官、
汤官、导官、庖人各司其职，分别
负责皇帝日常饮食生活中从择米
到烹饪的各个方面。詹事所属的
厨厩长丞和食官长丞则承担皇
后、太子的饮食。司马相如《上林
赋》称“庖厨不徙，后宫不移”，可
见离宫别馆中厨房常备；扬雄《太
官令箴》赞其“八珍清觞，以御宾
客”，尽显皇家气派。而东汉皇宫
中储备的“米糟薪炭”，更是皇家
厨房庞大后勤的冰山一角。

灶井之间的“核心科技”

汉代厨房设施中，灶与井堪
称“灵魂搭档”，共同支撑起日常
炊事活动，其设计与功能体现了
当时的技术水平和生活智慧。

灶具的演变见证着烹饪文明
的进步。早期地灶逐渐发展为锅
台式陶灶，东平模型中灶台砌于
墙角，上置釜甑，旁有妇人添柴，
烟火通过带罩烟囱排出——— 这一
设计既防雨防风，又避免“火上焚
栋”之险。

在汉代，灶的形制已相当完
善。山东、江苏画像石中，常见厨
房悬鱼肉、置釜甑，灶前厨者忙碌
的场景，烟火气扑面而来。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当时已经出现了多
眼灶，可以同时进行煮、蒸、炖等
多种烹饪方式，大大提高了炊事
效率。这种技术进步与汉代饮食
文化的繁荣相辅相成。

井，厨房的“生命之源”。汉代
人对水井极为重视，形制有土井、
陶圈井、木构井之分。讲究者设井
栏、顶棚与滑轮，如济源出土陶井
模型，井架上的四阿顶式井棚与滑

轮装置，兼具实用与美观。按照汉
代惯例，每年的立秋日是“浚井改
水”的日子，即清理水井的日子，这
种定期的维护保障了饮水安全。

井与厨房关系密切，《汉书》
童谣唱“井水溢，灭灶烟”；辽阳三
道壕西汉村落遗址中的七个院落
内，均有水井；洛阳西郊东汉居住
遗址中的水井与住房相连；山东
画像石上，作为厨房象征的灶的
左方往往是一口井。而陈遵宴客
时“取客车辖投井中”的逸事（每
当陈遵举办宴会，宾客满堂，酒兴
正酣时，如果有客人因为有事想
要提前告辞，陈遵便会命令仆人
将这位客人的马车上的“车辖”拔
下来，扔到井里），更说明水井在
宅院中的核心地位。

厨房里的汉代社会

厨房不仅是烹饪之地，更是
社会百态的缩影，透过厨房这个
窗口，我们可以看见汉代社会的
多元面貌。

贵族宴饮时，厨房中“椎牛烹
猪羊”，悬肉钩挂满珍馐，厨师多
达十数人同时操作。山东临沂画
像石上的贵族厨房有两间，一间
类似储藏室，其中放置鸡、鱼、猪
等肉类食品；另一间是操作间，其
中有两名厨师正在烹饪。而与这
种奢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贫士
如戴昱则“结茅为室，拾掇蛤蚌”，
炊事只能在露天完成。

官厨中，厨车酒车往来运送，
驿亭里过客“食于道旁”。两汉之
际，刘秀势窘，“自称邯郸使者，入
传舍。传吏方进食，从者饥，争夺
之”。这类场景在汉代驿传中时有
发生。市井酒肆中，胡女当垆，金
盘玉壶交错——— 一幅饮食江湖画
卷徐徐展开。

而刘秀逃亡时“对灶燎衣”，
冯异抱薪、邓禹生火的故事，更让
厨房成为历史中的温情注脚。据

《后汉书》记载，刘秀征战河北时，
在南宫县遇大风雨，“引车入道旁
空舍，异抱薪，邓禹爇火，光武对
灶燎衣”。这个发生在厨房里的历
史瞬间，让我们看到了帝王将相
也有寻常人的一面。

厨房中的烟火气，串联起帝
王将相与布衣百姓的日常，见证
着时代的兴衰与个体的悲欢。从
贵族的盛宴到贫士的粗茶淡饭，
从官府的公务餐到市井的酒肆美
食，每一处厨房都在诉说着那个
时代的故事。

跨越两千年的厨房对话

东平陶厨房模型，如同汉代
饮食文明的“时间胶囊”，让我们
看见的不只是灶火、水瓮与烟囱，
更是古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智慧。从
火塘到独立厨房，从“臼灶生蛙”到

“东厨具肴膳”，汉代的厨房革命，
奠定了中华饮食文化的基石。

这件珍贵的文物，不仅让我
们了解到汉代厨房的具体形制，
更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烟火
气息。陶妇人添柴的动作、水瓮的
摆放位置、窗棂的疏密设计，甚至
外墙上的蝎子浮雕，都在诉说着
汉代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今天我们走进精致厨房，点
燃灶火时，或许也能感受到那份
从汉代飘来的、温暖而永恒的烟
火气——— 它穿越两千年时光，依
旧在每一个寻常灶台间袅袅升
起，连接着古今中国人对美好生
活的共同追求。这种穿越时空的
共鸣，正是文物价值的最高体现，
也是我们理解历史、传承文明的
意义所在。

1972年深秋，山东东平县一处建筑工地上，工人们挥锹掘土时，铁锹与硬物相撞的清脆声响，打破了
这个深秋午后的宁静。随着浮土被小心拂去，一座沉睡两千年的汉代墓葬缓缓揭开面纱。考古人员闻讯
而至，在墓室的幽暗角落中，清理出陶罐、陶仓等数十件随葬品，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一件保存完好的
灰陶厨房模型。为什么汉代古人把“厨房”搬进墓室中呢？汉代的厨房布局与设施和当下有什么异同？让
我们一探究竟。

东汉灰陶厨房模型。现藏山东省东平县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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